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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YANG Tao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is a materi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cultural self-confi-

dence and ident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is an im-

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cultur-

al security. At present,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is conserved based on heritage classi-

fication, and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 are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ontinuously develop, the visions, ideas,

and theoretical tools of constructng the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have been expand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y incorporating practices i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an integrated under-

standing of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value system,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systematically with interconnec-

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stressing strategy at the national level, coord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implementation at the city and county level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the "three types of spaces", in-

cluding spaces within conservation bottom lines, regional conservation spaces, and

auxiliary spaces, should be subsumed into the "one map" system to facilitate supervi-

sion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 and

cultural value system;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historic urban and rural settle-

ments; cultural route; cultural belt; cultural landscape area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

的重要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构建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专项规划的指导

约束作用。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文化遗产空间”不仅事关文化遗产保护相

关专项规划如何编制如何实施，而且事关国土空间的高质量保护开发与国家文化安全。

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业领域的发展来看，一方面，以历史文化价值整体性认知

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区域性视野已经逐步成为专业领域共识。历史文化价值整

体性认知，需要“在特定地区对各类文化遗产要素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加以深入研

究”（张兵，2014），整体性地辨识各类遗存之间在时空、历史功能、精神等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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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化遗产是培育文化自信和文

化认同的重要物质基础，构建文化遗产

空间体系是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实

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我

国文化遗产按照分类分级的方式进行保

护，在全国、省域尺度上构建文化遗产

空间体系的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随着

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论与实践的

不断发展，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遗产空

间体系构建的视野、思路与理论工具得

到拓展。结合自身在国土空间规划与遗

产保护方面的实践，提出在整体梳理历

史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分层次有传

导的系统性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国

家层面侧重战略性，省域层面侧重协调

性，市县层面侧重实施性，并本着“保

护、传承、利用”原则，将文化遗产

“三类”空间，即底线保护空间、区域整

体保护协同管控空间与支撑保障空间，

统一纳入“一张图”系统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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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而区域视野“是着眼于具有大

致相同的文化特征的区域以及文化生成、

发展的历史空间”（武廷海，1999）。在现

有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保护基础上，“认识

方法应当从‘分’走向‘合’，保护方法从分

类保护走向整体保护”（张兵，2015），

构建从“点”的保护向“面”的保护、

从点状遗产空间保护向区域性遗产空间

体系保护的实施路径逐步成为文化遗产

专项规划的重要技术探索趋势。

另一方面，加强文化遗产“利用”

研究也成为文化遗产专项规划的重要技

术探索趋势，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

中提出的“保护、传承、利用”原则。

这与国际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路径相

似，“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以管理

规划为工具，将以保护为导向的单一行

动扩展为融合地方文化保护与培育、文

化价值阐述与展示、生态与环境保护、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目标的可持续

发展”（邵甬，等，2019）。
以上趋势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不

同层面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性研

究夯实了理论基础，也为文化遗产空间

体系的系统性构建提供了实践准备。目

前，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的构建在全国尺

度、省域尺度还处于探索阶段，与国土

空间规划在技术与管理不同维度的结合

还需进一步探讨。

1 文化遗产资源与文化遗产空间

1.1 文化遗产资源

文化遗产资源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与科学价值的文物和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活态遗产统称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文物包含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

物，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刻、

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等构成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期的

重要实物、艺术品、手稿、文献、图书

资料等构成可移动文物。至今仍保持使

用功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历史建筑等构成了活态遗产。以

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关

联且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统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各种表演艺

术、口头传统、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

等，而且包括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紧密相关的文化空间（图1）。

1.2 文化遗产空间现状

从目前文化遗产资源对国土空间的

需求来看，笔者提出文化遗产空间至少

应包含以下三类空间：第一，作为底线

保护的文化遗产本体空间，至少应包括

各类世界遗产的保护界线、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界线、名城名镇名村的保

护界线、传统村落的保护界线、城市紫

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文化空

间等；第二，作为协同管理、与其他类

型空间可能存在交织的，至少包括区域

尺度需要整体保护、展示的文化生态保

护区、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线路、

文化景观以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兼顾

文化遗产环境的生态空间等必要保护空

间；第三，作为促进保护与利用统筹发

展的，至少包括需要整体展示、系统利

用的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要的保障

空间，例如文化线路沿线除文物保护界

线以外的交通连接、旅游展示、休闲游

憩设施、解说系统等支撑空间。以上文

化遗产空间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目前

“多规合一”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尚未

建立（表1）。

2 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问题

2.1 文化遗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空

间、城镇空间叠合

文化遗产空间不仅仅在于其“本体”

的保护，而且强调与环境的整体性保

护。环境不仅包含与遗产共生、视觉可

图1 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分类
Fig.1 Present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表1 文化遗产空间建议分类
Fig.1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底线保护空间

● 世界遗产

● 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

● 名城、名镇、

名村

● 传统村落

● 城市紫线

● 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相关的

文化空间

● 等等

协同管控空间

（跨区域文化遗产）

● 文化生态保护区

●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

● 文化线路

● 文化景观

● 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兼顾文化遗产

环境的生态空间

● 等等

支撑保障空间

（跨区域展示

利用）

● 交通空间

● 旅游展示

空间

● 休闲游憩

设施空间

● 解说系统

空间

● 等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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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自然景观，还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

联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①。历

史性城镇景观（HUL）理论的提出，更

明确了这一整体保护的认识，即历史性

城镇景观是文化与自然价值在历史进程

中分层积淀而形成的城镇区域，其包含

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因

此，目前文化遗产空间在“三区三线”

划定中，存在较多与生态空间、农业空

间、城镇空间的交织叠合（图2）。

2.2 区域文化遗产空间的整体认知与空

间保障尚待加强

区域尺度的文化遗产空间是国家、

省层面需要重点研究并通过国土空间规

划予以保障的难点。以大运河为例，被

纳入世遗名录的遗产点主要是古代水利

工程遗存。然而，包括运河故道遗址、

大量因运河漕运而生的历史镇村体系、

为运河补水的历史水系、因文化贸易交

流形成的次区域文化线路及运河水网形

成的独特农业景观等分布两侧（图 3）。

因此，在确立大运河此类区域文化遗产

空间的时候，既要保护好现有遗产本体

空间，也应加强此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

特征的区域遗产的整体认知与空间划定

研究。在国家、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予

以重点保障落实。

2.3 跨区域遗产空间体系的协同管理有

待加强

基于某个地域文化或者整体历史文

化价值的区域遗产往往分布范围广阔，

例如大运河途径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二市

（图 4）；由古徽州“一府六县”构成的

“皖南地区以徽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是

我国一处极具典型性的‘城乡历史文化聚

落’”（张兵，2015），现如今分属两省

三市，休宁、歙、黟、祁门属安徽黄山市，

婺源属江西上饶市，绩溪属安徽宣城市。

横跨多个行政单元的现状造成跨区域协

同管理存在难度（邵甬，等，2016）。
此外，除遗产本体空间之外，以实

现区域遗产历史文化价值整体认知、整

体保护、整体展示利用为目标的“面”

域支撑空间也同样重要。以大运河文化

带保护利用为例，大运河不仅是文化带，

也是生态带与旅游带。因此，在运河遗

产沿线既要确保遗产要素的保护，也要

在遗产要素之间关联性的展示、整体价

值认知、生态空间的保护、文旅空间支撑

等方面与沿线城乡建设管理之间进行协

同。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

3 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目标与

意义

文化传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大报告指

图4 大运河全线分段示意图
Fig.4 Sections of the Grand Canal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

图3 大运河浙江段沿线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示意
Fig.3 Spatial system of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Zhejia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

图2 莆田市兴化平原历史水利工程与农业空间的关系示意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agricultural space

in Xinghua plain of Putian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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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保障，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保护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

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

干意见》于2018年10月8日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就加强新

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提出十六项主要

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中华文明

标识体系”，并在“建立健全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机制”方面，提出“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实施应充分考虑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管理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改革与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背

景下，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是建设中

华文明标识体系、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

重要支撑工作。这也是在全国层面国土

空间规划侧重战略性的重要体现（武廷

海，2019）。

4 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思考

4.1 国家层面构建文化遗产总体格局，

侧重战略性

国家层面应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

系、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方向，探索文

化遗产总体格局，侧重战略性与指引

性。从与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结合的

角度出发，笔者提出国家层面的文化遗

产总体格局应在中华文化整体梳理的基

础上，实现“保护、传承、利用”的三

合一，融合文化、生态、旅游的多功

能，支撑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

建设。从国际国内区域性文化遗产的研

究与实践来看，具有跨区域历史文化价

值“整体性”与跨区域遗产空间“结构

性”的遗产类型主要包括：文化线路、

遗产廊道、文化带等“线”性文化遗

产，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区、文

化景观区等“面”状文化遗产。

文化线路侧重于保护，整体保护带

型区域内与线路有关联性的遗产资源集

合。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定义，文化

线路是一种陆上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

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形成和定型与

其自身历史上的动态发展与功能演进有

紧密联系。代表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

表一定时间内地区内部、国家内部或地

区、国家之间人们的交往。文化线路

“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区

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

（单霁翔，2009）。以丝绸之路为例，

“遗存类型包含了古道、关隘、烽燧、

长城、驿站戍堡、军事城堡等支撑和维

持长距离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遗址遗

迹, 包含了都城与宫殿、中心城镇与商

贸聚落、多种宗教尤其是佛教建筑以及

墓葬等与交通交流活动相关联的各种遗

址遗迹”（陈同滨，2014）。
遗产廊道侧重于利用，兼顾遗产保

护与观景、游憩、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

功能。遗产廊道概念源于美国，相对于

“绿道”而提出，是“特殊文化资源整

合而成的线型景观，包含了旅游的发展、

显著的经济中心、老建筑的保护利用以

及环境改善”（FLINK C A, SEARNS
R M，1993）。遗产廊道的保护注重整

体性，遗产廊道内的文化资源与自然资

源应得到整体保护，并加强游憩和经济

的融合发展（图 5）。“从空间上进行分

析，遗产廊道有 4个主要构成要素：绿

色廊道、游步道、遗产、解说系统”

（王志芳，孙鹏，2001）。
文化带兼顾保护与利用，强调地理

空间概念，有历史文化沉积带、文化传

播带、文化遗存带等概念解读。近些年

逐渐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保护、利

用、发展于一体的跨区域带状遗产保护

利用方式与规划理念。《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于2019年2月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文件指出依托大运河现有的和历史上最

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结合沿线历史

文化遗存分布，“合理划定大运河文化

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构

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布局

和规划分区……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

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纲

要》基本明晰了文化带的内涵构成：即

核心区是遗产资源集合的整体保护区

（接近于文化线路），第二个层次是生

态、旅游、交通等协同管控、保障支撑

的拓展区（接近于遗产廊道），第三个

层次是文化辐射、经济带动的辐射区。

文化生态保护区侧重于非遗保护，

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生态

系统环境。2006年，《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保护非遗为核

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

好，具有重要价值和特色的文化形态进

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

特定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主要保

护内容，除了非遗本体、非遗传承人、

图5 美国伊利国家遗产廊道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map of the Erie Canal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

资料来源：https://www.nps.gov/erie/planyourvisit/maps.htm
注：美国伊利运河连接哈德逊河与五大湖，是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的第一条快速运输通道。全长 584km，
2000年 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利国家遗产廊道法案，保护范围覆盖了运河沿线的 234个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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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物质载体，还包括“文化生态系统

环境：保护区内传统民俗活动、宗教信

仰等各种文化形态，及非遗所依存的自

然生态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周建明，

所萌，岳凤珍，2014）。
文化区侧重于地域文化认知与界定。

根据空间尺度不同，分为文化区与文化

亚区（司徒尚纪，1993）。文化区是指

“某一种文化要素, 甚至多种文化要素在

自然条件相同或近似的一定区域内呈现出

一致性的特征”（朱竑，司徒尚纪，1999）。
文化区内趋于一致性的区域文化特征包

含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生活习

俗、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

方面面，并不是针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

的特定概念。胡兆量等人的《中国文化

地理概述（第三版）》将中国划分为27
片文化区，华北地区包括首都文化区、

燕赵文化区、三晋文化区、齐鲁文化区

等（胡兆量，等，2009）。
文化景观区侧重于文化遗产体系与

生态环境系统整体保护，是具有相同地

域文化特征范围内文化与自然的集合，

是一种大尺度、跨区域的文化景观。上

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提出

“文化景观是附加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

类活动形态”（SAUER C O，1927）。

1992 年文化景观正式被世界遗产委员

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景观的定义为

自然与人类的共同创造，是一定地域范

围内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的共生与融

合。文化景观区是大尺度、区域性文化

景观的概念，“遗产保护对象由传统的

单个孤立的遗产点或自然公园变为有人

类居住的区域文化景观”（朱强，李伟，

2007）。相类似的概念还有“遗产区

域”。为加强区域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

的综合保护利用，美国提出了“遗产区

域”概念，重点解决具有地域文化特征

的特定区域内遗产、生态、旅游、交通

等的整体性保护与利用问题②。
综上，经过以上跨区域遗产保护概

念的梳理与比较，笔者认为“文化带”

与“文化景观区”更适合当前具有中国

特色的全国文化遗产保护格局探索。以

上两个概念既保护了文化遗产本体及相

关联的自然景观，也从发展的视角、从

与社会经济融合的视角重视了支撑体系

建设，能够起到全国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四梁八柱”的作用。具有类似实践特点

的有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PS，2003），

主体内容包含线性的“遗产廊道”（详

见前文）与面状的“遗产区域”（详见

前文）。

为进一步推动保护格局确立，并与

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衔接，笔者建议从三

个方面着手。

首先，挖掘国家尺度的文化带与文

化景观区。国家文化带的识别（廊道型

历史文化聚落）可以依托大尺度文化线

路，系统挖掘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发挥重要纽带作用、对中国古代城镇体

系发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沿线文化遗

存分布密集、有利沿线生态资源保护与

旅游协同发展、具有较强区域性与战略

性的文化带，如大运河、明长城、丝绸

之路、茶马古道、明清海防体系等（图

7）。国家文化景观区的识别（片区型历

史文化聚落）可以依托文化景观与文化

聚落，系统挖掘涵盖中华文化主要类

别、体现中华文化发展脉络、具有较强

地域文化特征、文化遗存分布集中（图

6）、有利区域内生态资源保护与旅游协

同发展、具有较强区域性与战略性的

大尺度区域文化景观，如古徽州历史文

化聚落、杭嘉湖历史文化聚落（赵霞，

2014）等。

其次，研究文化带与文化景观区的

空间构成。笔者建议从区域性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三类空间视角进行梳理，包

括作为底线保护的文化遗产本体空间、

区域整体保护协同管控空间与促进整体

图6 历史文化遗产综合密度分析图（截止2016年的统计数据）
Fig.6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density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
注：纳入统计的重要文化遗产要素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中国传统村落、大遗址、文化生态保护区。统计单元为县级行政单元。综合密度结果主要
表达单位面积上的遗产分布强度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行政区域面积、文化遗产数量、文化遗
产重要性及显著性有关。其中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显著性通过德尔菲法、多名专家多轮打分获得。

图7 国家层面文化带梳理与建议
Fig.7 Suggestion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belt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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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系统利用的支撑空间。

第三，研究划定文化带与文化景观

区边界。重点关注两个层次，包括旨在实

现区域整体保护的核心保护范围与旨在

环境协调、保障支撑的协同管控范围。

4.2 省域层面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

侧重协调性

省域层面笔者认为应重点解决体系

化与协调性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家文

化遗产总体格局的战略指引下，省域层

面需要体系化的构建文化遗产网络，确

立省域文化遗产空间体系，至少包括以

下重要内容：第一，深化省域中华文化

研究，整体梳理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

文化关联性与系统性，找到省域“层

积”的历史文化脉络，搭建省域历史文

化价值体系；第二，基于历史文化价值

体系，挖掘省级“区域性遗产”，如广

东省境内的南岳古驿道、浙江省境内的

唐诗之路、山西省境内的晋南盆地历史

文化聚落（何依，等，2016）等，在继

承国家级文化带与文化景观区的同时，

构建省级文化带与文化景观区。相似的

探索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2035）》提出“北京三条带建设”（长

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大运河

文化带，如图 8所示）。其中，“统筹推

进长城文化带建设，实现历史文化遗产

成片、连线整体保护，形成京津冀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文化交流的良好局

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委员

会，2017）。第三，梳理省域各级历史

文化村镇体系，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等。第四，盘点各

类不可移动文物及其他相关物质遗存。

另一方面，为解决跨行政单元文化

遗产整体保护与整体展示利用的问题以

及支撑体系建设问题，省域文化遗产空

间体系需要强化跨区域“三类”遗产关

联空间的协调，即底线保护空间、区域

整体保护协同管控空间与支撑保障空

间。以文化带内的旅游线路为例，跨区

域的绿道系统、文化展示系统就需要省

级层面的协同管控与支撑保障。

再者，加强规划传导，通过划定历

史文化传承主体功能县市，加强省域文

化遗产空间体系规划指标、界线、支撑

体系等管控措施的向下落地。通过对文

化线路及沿线相关遗产分布特征的分

析，研究确定与该文化带保护关系最为

密切的核心县市。

4.3 市县层面落实逐级传导要求、坚守

遗产空间底线，侧重实施性

市县层面，在梳理城市遗产网络及

其保护体系（张杰，2015；周俭，2016；
阳建强，2016）的基础上，构建市县文

化遗产空间体系，重点落实指标、界

线、支撑体系建设等传导要求，整理、

划定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红线，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及审批过程中充分考虑、

提前预留文化遗产空间，坚守保护底

线。在保护的同时，加强展示、利用等

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保障体系。历史文

化传承主体功能县市先行先试，探索政

策配套、任务分解的路径。

4.4 探索建立文化遗产空间“一张图”系统

笔者建议加强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中的应用（赵中枢，等，2016），

探索文化遗产空间的“多规合一”。一

方面，系统梳理文化遗产空间，从国土

空间角度对现有文化遗产空间进行统一

管理，形成文化遗产空间“一张图”；

另一方面，整体分析文化遗产空间与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关系，

将需要整体保护、协同管理的要求纳入

“一张图”系统。与此同时，开展文化

遗产空间监测预警，强化沿线建设开发

行为动态监管。

5 结语

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建设事关国家文

化安全与国土空间的高质量保护开发。

目前，在国家尺度与省域尺度有关文化遗

产空间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主

管部门就该议题也在开展相关工作。结合

自身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空间规划的多

年实践与理论研究，笔者建议在当前国

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就文化遗产空间体系

构建应突出整体性与系统性，在保护的

基础上兼顾传承、利用，重点关注四个方

面：第一，明晰历史文化遗产底图底数。

全面梳理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全面划定

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红线，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底图底数；第二，整体梳理历

史文化价值体系。在国家、省域、市县三

个层次分别整体梳理历史文化价值体系，

使其作为国土空间规律研究的重要支撑

体系之一；第三，分层次有传导的系统

性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在不同层次

历史文化价值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文

化遗产空间体系，国家层面侧重战略性，

省域层面侧重协调性，市县层面侧重实

施性；第四，文化遗产空间的“一张

图”管理。处理好文化遗产“三类”空

间即底线保护空间、区域整体保护协同

管控空间与支撑保障空间之间的关系，

统一纳入“一张图”系统监督实施。

因特殊性，本研究暂不涉及香港、

澳门与台湾地区。特别感谢参与《全国

文化遗产保护专题研究》草案与《莆田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项目的徐明、

杜莹、杨亮、陈双辰、张亚宣、付彬、

胡进等同志。

注释

① 《西安宣言》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应突出

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环境不仅包括

物质、视觉等方面的保护价值，还包括

图8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文化中心空间布局保障示意图

Fig.8 Spatial layout of cultural centers in the Bei⁃
jing urban master plan (2016—2035)

资料来源：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gui⁃
hua/wngh/cqgh/201907/t20190701_100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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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过去与现在的社会活动、生活习

俗、传统文化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方面的保护价值。

② 遗产区域是美国国内针对大尺度文化景观

保护的一种方法，重视人与土地之间的互

动关系, 强调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自然

和游憩资源的综合保护与利用, 实现遗产

保护、经济发展、重建区域身份、提供游

憩机会等多重目标（朱强，李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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